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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的幻影

德莱塞

    您得亲眼瞧见才能得到个真实的印象:满地树桩的崎岖

的乡野，岩石，贫痔的土壤，以及因之而来的破旧的屋子、
谷仓、农具、瘦痔的牛马，甚至居民— 特别是居民，因为

在所有别的这么贫苦的地方，他们为什么该比别的土产富庶

一点儿呢?

    年老的布洛法官是第一个发现“杰克”— 那就是说锌

— 是坦奈的真正财富的人，如果我们可以说在 “杰克”被

发现前坦奈还有什么别的财富的话。在兴旺的日子到来前几

个月，在冬天的一个傍晚，在遥远的克镇，他站在一个熔炉

旁边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工人们熔炼矿物，他看到那种矿物和

自己郡里唤作 “铅球儿”的一种圆石头那么相像，感到十分
惊异。

    “这是什么玩意儿?’，过了一会儿，有一个光胳膊的工人
从火炽的熔炉边走出来，擦擦淌汗的脸，他连忙这么问。

    “锌，”工人回答，一面用肮脏的大手掌擦了擦前额。

    “我们郡里也有一种玩意儿跟这很像，”法官说，一面把
这团色泽晦暗的东西翻过来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。“一点儿

不瞎说— 要多少有多少。”接着，他突然不言语了，因为
他猛地动了一个念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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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噢，要真是 ‘杰克’，”工人用它的商品名或是采矿名

说，“那管保可以赚钱。这是打圣法兰西斯河那儿弄来的。”
    老法官把这件事细想了一会儿，便悄悄地转身走开了。

他知道圣法兰西斯河在那儿。倘使这玩意儿这么有价值，他

们竟然从柏镇东南用船一路运来，那么为什么不从坦奈运来

呢?他在坦奈不是有好多块地吗?
    结果，没隔多久，坦奈和附近的地方出现了一种虽说是

秘密的却又引人注目的变化。随着法官私下的安排布置和东
奔西走，一两个精明的勘探人来了。又过了不久，整个儿地

方四处都是他们。不过在这发生以前，许多还不知道自己土

地的价值的农民，都已经被人把地掠夺去了。

    老农民柏尔舍·魁德是当地农民中最没出息的。他在自
己的田地或者说农庄上过了40年。到布洛法官这么神秘地

四下里忙来忙去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经常绊痛他那双大得特

别的脚丫的石头里，竟然含有他一辈子中懒洋洋地、如饥如

渴地梦想着的财富。说真的，这片地对柏尔舍确是很神秘

的。实际上它包含着一切他的确不知道的东西。比方说吧，
这70亩土地曾从他额上榨下那么多汗水，使他嘴里发出那
么多咒骂，到头来却能使他的梦想全部实现，可是他却一点

儿也不知道。不过如今，他上了年纪，头脑有时候很有点儿

怪，对圣经、世界末日多会儿到来等等都有些离奇的想法，
虽然不能跟人作斗争，却还能跟大自然作斗争。春季、夏

季、甚至秋季，每一天都可以瞧见他呆在自己那片荒芜的土
地上，短短的胡子和稀疏的头发向外支着，手指像鸟爪子似
的紧握着犁俩，一行一行翻着稀疏、贫膺的田垄，嘎啦啦地

敲打着尽是石头的土地，这片士地早已连一点儿利润也不生
        ，



产了。现在，他指望的只是能够瑚口，而他得到的也就只是

个能够湖口的生活。他和妻子儿女住的小屋，已经破败得不

能再住，甚至都不必修理了。围墙全都残缺不全，只有用地

上这种碍事的石头垒起的还没有坍塌。他一向认为这是一种

古怪的石头，对人对畜生都没有用— 是一种 “碍人手脚的

玩意儿”，如同他常说的。他的马房不过是一堆破木板，遮

着一辆旧大车和一些零件。所谓谷仓又那么破旧和倾斜，随

时都可能倒塌。野草和荒地、瘦骨嶙嶙的马和同样瘦的孩

子、满是石头的田地和稀疏的树木，再加上孤独寂寞和不时
的饥谨— 这便是他操劳和照管着的整个世界。

    魁德太太是他注定得过的这种生活中一个很合式的老

伴。她对这种日见清苦的单调生活早已不当回事了。不提近

边的邻居，就连一个普通的学校、教堂和镇公所都没有，要

不都在老远的地方，这使她和她家里人简直与世隔绝。她It
情急躁，爱吵爱闹，脾气乖僻，她的嗓音尖细，外貌凄楚，

对魁德不是什么都知道，便是完全误解。魁德多少给了她一

点儿安慰— 像他说的那样，她可以“絮絮叨叨地骂他。”

要说他们常常拌嘴，那也是理所当然，不足为奇。在田地荒

芜、围墙破败的这片景象中，拌嘴原是料想得到的事。
    “你干吗不用那边的那些铅球儿垒道围墙呢?”10年里

她这样问魁德大约问过一千次，这一次是因为两头瘦牛跑进

了他们的一片玉米地，她指的 “铅球儿”就是柏尔舍堆在最

近那块地边上的35堆上好的、几乎纯净的锌，价值不可能
在2000块钱以下。

    他第一千次回答道:

    “啥，我的天，难道我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吗?你老放



不下那堆该死的石头。说实在的，我把它们打土里翻出来已

经不错啦，我可没想到用它们来垒围墙。”

    “瞧你这么说— 你这懒骨头，没出息、老不死、嚼烟

叶的— ”说到这儿，便是一大串咒骂，接下去通常总由一

方扔过来一只炉盖、火钳或是一根相当大的劈柴，而另一方

总很机灵地躲闪开。您瞧，这可以说是由于连续不断和无法

拆散的亲近所生的爱和家庭情感啊。
    不过这且不提。炎热和阴雨的季节好多年来异常单调地

来了又去了。这些铅球儿依旧堆在地上。多德，他们的大孩

子和独子，是一个高大、笨拙、粗野而又瘦削的蠢货，他并

没有从饱经忧患的爹娘身上75-1受到特别优美的或是讨人欢喜

的性情。他原可以把这些铅球儿移开的，如果他不是一个

“该死的懒骨头”，像他爹所说的，或者活像他爹，像他妈所

说的。琴，那个闺女，原本也可以帮帮忙的，可是这兄妹俩
全分到了点儿父亲特具的那种抑郁而冷淡的性情。怎么会不

是这样呢，倒要请问一下?他们干活儿干了好多年，收入一

直很少，见到的世面甚至更少，而对自己的前途也并不抱多

大的希望，因为他们倒也知道，要是命运好一点儿的话，他

们早就不这样了。跟一片晓痔的土地白费气力地搏斗，早已

使他们的心麻木了。

    “南边的那块地干脆甭耕，”多德这年春天第三次这么

说。“那块该死的地什么也不长。”

    “要是你稍许照管照管它，别尽坐在落叶松下剔牙齿、

想心思，那它也许就会长点什么，”魁德太太尖声嚷着，她

老是性情急躁、气冲牛斗— 是多年的绝望和无益的搏斗造

成的乖僻隆情。

    .4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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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据我瞧，把这许多大石头挖出来根本没用，”多德回

答，一面懒洋洋地胡乱拍打着一只苍蝇。“整个地方一个大

也不值。”从一方面看来，他说得也不错。

    “那你干吗不离开呢?”魁德用恼人的声音说，他倒并不

是想为这片田地辩护，只不过很无聊地想改变一下这种单

调。 “如果它能养活你，啥，那就值得在它上面好好干
活儿。”

    “养活!”性逆的多德懒散而又挪榆、无礼地嗤笑说。

“据我记得，我就没见它怎样养活过我。也许，你是想到我

受的那些好教育，或是我到过的那些大地方吧。”他又去打

另外一只苍蝇。

    老魁德觉察出儿子是在嗤笑他，不过他认为，这压根儿
不是他的过错。他出过力气。同时，他还觉得跟多德争吵也

毫无益处。多德比他年轻、比他结实，又因为多次的家庭口

角，对他早已一丝孝心也没有了。事实上，情形正好相反。

多德从小挨过很不少打，现在身体却比他爹强壮得多，动起

武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他爹。魁德早先支配着一切，说出

的话就跟法律一样，现在却被迫退到了第二位，甚至第三和
第四位，并且全仗着拚命挣扎和几乎无益的谩骂，才获得了

那一点儿注意。

    可是虽然如此 他们却漠不相关地共同生活着。在布洛

法官回到坦奈以后，时间使采矿的浪潮和随之而来的惊人的
兴旺景象日益迫近。说真的，所有敏感的人都能注意到，它

跟暴风雨前涌起的乌云一样，正越迫越近厂但是这些浑浑噩

噩的土地所有人却不够敏感。直到这时，他们还丝毫没有瞧

出即将发生的事情。这儿，在这个没有大道、没有市镇的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5 。



方，一个人怎么能知道呢。勘探的人经过他们的北面和南
面，不过还没有一个直接跑到魁德一家子赖以为生的这块绝

妙的地上来。它处的地方太偏僻— 是一个荆棘丛生、树木

杂乱、岩石累累的冷僻地方。

    接着，6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—
    ，’喂!”住在前边大约3哩路外的紧邻卡尔·阿诺尔德喊

着。这时，他在魁德干活儿的那块地旁边的道上使他那辆摇

摇晃晃的大车和瘦骨嶙峋的马停下。“听到了消息吗?”他轻
快地说，把嘴里嚼的那片烟叶移动了一下，像一个带着有趣

的消息来的人那样兴冲冲地瞅着魁德。

    “没有，有什么消息?”魁德问，一面停止用磨损了的单

桦犁“耕地”，走过来，伏在锌垒的围墙上，用一只手抹抹

自己的稀疏的头发。

    “住在这地方和牛顿的农庄之间的老邓克·波尔特把自己

的田地卖掉啦，”卡尔敏捷而兴高采烈地回答，仿佛是在讲

一场大战役的经过，或是在讲世界末日可能就要到来。“他
卖了300()块。”他津津有味地用卷舌音说出了钱数。

    “真的吗.”魁德平静地说，不过心里却很感到惊讶。

"30009”他激动起来，像听说到什么决不可能的事给办成

了，自己又认为这不会是真的那样。“为什么?”

    “人家说地里有了矿产啦，”那个农民自认为很懂地说下

去。“人家说这一带地方这会儿遍地都是，到处都有。他们

跟我说，这些铅球儿，— ”他拿马鞭轻轻打了下魁德伏在

上边的一大堆直到这时都毫无价值的锌— “就是这种矿产
— 或者，像他们叫的， ‘杰克’— 又说，它熬出来后

(他是说 “炼出来，’)。梅磅可以值两分钱，也许还不止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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瞧你倒有很不少这玩意儿，我也有不少。我那地方地底下可

多的是。我一向以为它没有多大价值，可是他们说它很值

价。我听几个上克镇去过的小伙子说，等把它安置好、熬出

来，这样那样一折腾，它可以做许多东西。”

    他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所以没有停下来细解释。

相反的，他翻起朦胧的眼睛，翘起半边嘴，望着魁德，准备

吐痰。魁德没法使自己的思想适应这种新局面，他拈起一块

以前一直瞧不上眼的 “铅”来望了望。真没想到，吃了这么

多年苦，他竟然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毫无价值。现在，“熬出

来”后，每磅忽然值起两分钱来了，而邻居们又在把自己的
田地卖上了不起的大价钱!— 他的地里四处都是这玩意

儿，这种几乎跟黄金一样的玩意儿。嘿，在前面那边，像小

土坡似的有许多堆，拱着灰黑色的脊背，对着炎热的太阳，
有一处地方，这宗 “财产”(像他一向所说的那样)从地下

冒出来，成了一道矮墙。想想看!想想看!不过他虽然想得

很多，却什么话也没说，因为他那贫乏干枯的脑子里已经油
然滋生出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来了。他就要有钱，就要发财了

— 就要过安逸的日子了，一点儿不错!想想看!不再呆在

夏天的毒日头底下辛苦和淌汗了，安安逸逸地闲混混、胡思

乱想，乐意嚼多少烟叶就嚼多少，住在镇上，上老远的、神

秘的克镇去逛逛，把该瞧的都瞧个够!

    “好，我得赶车朝前走啦，’，阿诺尔德瞧见魁德显然心不

在焉，过了一会儿才这么说。“我打算上布鲁德那儿去，在
太阳落下前再赶回来。他有点儿干草，我前些日子说好拿一

头猪跟他换。”说完，他用马鞭轻轻打了下两匹瘦马，沿着

那条尘蒙蒙的碎石子路驶走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7 ·



    有一会儿，魁德简直不大相信自己的理智。这是真的

吗?波尔特当真把他的地卖了吗?随后好多天，尽管他驾车

上16哩路外的阿诺去探听实情，他却严守秘密，心里怀着
一种妙不可言的奇想。这个产业是他的，不是他女人的，也

不是两个孩子的。多年前，在他结婚以前，他干活儿付清了

地价，一次几块钱，或是价值相等的玉米、猪和小麦。现在

— 现在— 要不了多久，一个身上带着钱的奇怪的人—

阿诺尔德管他叫 “看探人”— 便会跑来买他的产业了。妙

极啦!妙极啦t他能得到多少呢?— 拿波尔特卖40嗽地

得到3000块钱来看，他准可以卖到5000，因为他有70瞰

地。少说也有4000一一一一比邓克稍许多点儿。他不会仔细计

算，不过好歹总比邓克多— 也许是5000!

    然而美中不足的一点— 这还是个大缺点— 便是想到

自己的凶横刻薄的家里人— 性逆的多德、固执的琴和乖僻

的老伴儿爱玛— 他们现在大概全要来分享这份惊人的好运

气了，也许甚至会从他手里夺过去，把他推到他落进去这么

多年的无关紧要的地位中去。他们全比他强横得多、有力得
多。他由于长年积月的辛苦劳碌，已经日见衰老，甚至已经

虚弱了。他老婆子在这段长时期里就没有干过多少活儿，只

是像他牢记在心的那样，嘲笑他，讥讽他。凶横的儿子也是

一样。琴是什么事也不关心，把爹看成一个不可救药的、没

出息的人，她除了叫他更辛苦地干活儿外，就没有做过什么
别的。爱、家庭的温暖与和睦— 这一切要是以前有过的

话，也早已在这个粗野、穷苦的世界的稀薄、贫乏的空气里

蔫萎了。他欠他们哪一个什么吗?什么也不欠。而现在，他

们必然要来分享这一切了。他跟他们一块儿生活了这么久，
    ·8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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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在这么不称心的情况下，现在他心里纳闷他们怎么会有

脸这样提出来，可是虽说这样，他却知道他们准会这样提出

来。打他，骂他，这是他们一贯所干的。但是如今，既然财

喜找上门来了，他们也许又会来追着他，奉承他— 来向他
要求了!他该怎么办呢?怎样来安排好这一切呢?— 因为

财喜准就在手边了。它一定就在手边。他像一只稍有理智的

小老鼠那样，煞有介事地偷觑了觑。他的举动变得那么特

别，连他家里人都注意到这一点，觉得奇怪起来，但是因为

他们还一点儿不知道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以为人到老年是会这
样一天比一天古怪的。

    “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爸爸这些日子的举动?”一天晌午，

老魁德吃完了饭，又下地去后，多德这样问琴和他母亲。

“他老站在围墙那儿东张西望，好像在等什么人或是在想什

么心事似的。也许，他真变得有点儿古怪了，嗯?你们觉得
是这样吗?”

    多德对于随便什么跟父亲有关的事— 或者不如说，父
亲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未来— 都极感兴趣，因为一天父亲死

去，这地方就得分掉，再不然就得请他来经营。那么一来，

他便成了邻近一带任何一个农家姑娘追逐的好对象了。以这

种身份，他便可以议论和实现自己巴望了多年的结婚美梦。
在他眼前被迫过着的赤贫生活中，这种美梦那么渺茫，几乎

是不能实现的。

    “不错，我也瞧出了点儿，”魁德太太回答。“他跟先前

那一阵子可不一样。我想他脑子里大概有了一种奇怪的想头

啦，有什么事他想做又不能做，再不然也许是宗教上的什么

新花样。你可决没法猜透是什么事使他这么烦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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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琴也这样说了一气，谈话就此结束。可是魁德依然盘算
下去，极力想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。这当然取决于公开出卖

还是秘密出卖田地— 这时候，他终于决定，只要办得到的

话，就秘密出卖，因为他家里的人一向待他太没情义了。他

们不该受到较好的对待。地是他的一 干吗不这么办呢?

    过了相当日子，一个勘探人穿着长途跋涉的行装，骑马

来了。他瞧了一下这一带的田野，注意到地面上露出的一层

很pl的矿脉，知道这几re地很有价值，于是对它们极感兴

趣。魁德上较远的一块地里去了，这时候恰巧不在，可是魁

德太太却和颜悦色地招呼了他，她完全不知道这片地的价
值，因此也没觉察到这个陌生人眼光里多少抑制住的光芒。

    “你可以给我口水喝吗?”她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陌生

人问。

    “当然可以，”她用毕恭毕敬的腔调回答。这地方就连穿

得相当齐整的陌生人都非常稀罕。
    老魁德从一块很远的地上瞧见他呆在井边，连忙朝屋子

走来。

    “你们用来垒围墙的都是些什么玩竟儿?”陌生人很客气
地问，想瞧瞧他们知道不知道。

    “唔，这我可不知道，”魁德太太说，“大概是一种石头
— 我们这一带的人一向管它叫铅球儿。”

    新来的人忍住笑，弯身拈起一块散布在地上的锌。它跟

他在几哩路前面见到的一样，只是更纯些，数量也多得多。

他从来没有瞧见过就在地面有这么多、这么好的锌。它到处
都暴露出来，因为耕种、寒霜和雨水使它全袒露到了地面

上，而邻近那一郡里人家还在采掘它哩。这些破败的房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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槛褛的衣衫，在炎热的地上辛辛苦苦干活儿的老魁德，以及

由于有这种妙不可言的、丰富的矿藏而变得在农业上毫无价

值的这一大片地，这一切几乎太叫他忍不住了。

    “这儿的这一大片地都是你们的吗””他问。

    “大约有70嗽，”魁德太太回答。

    “你知道每嘟 卖多少钱吗?”

    “不知道。不过据我瞧，也值不了多少。我已经有好些

日子没听说这儿卖掉过一撇地啦。”

    勘探人听说到 “值不了多少”这句话，不自觉地抽搐了

一下。要是他的一些朋友和竟争的对手知道了这个0,点 ,

话，他们会怎么说呢?要是有谁告诉了这些人，那公怎样

呢?但愿他能够顺顺当当、极便宜地便把它买下来!别的勘

探人已经到了附近。他在阿诺不是就跟三个他疑心是这种人

的角色同桌吃饭的吗?他非买下这片地不可，现在就买下。

    “我想走过去跟你丈夫聊聊，”他说着，便缓缓地走过

去，同时魁德太太和琴母女俩穿着被风吹拂的、大口袋般的

蓝方格布衣服，站在倾斜的门口，从他的身后眺望。
    “这人不是挺滑稽吗?”女儿说。 “不知道他找爸爸

干吗17�

    老魁德已经又在耕地了。他瞧见陌生人走近的时候，就

停下来，探询般地抬起脸来望着。等陌生人兴冲冲地说了声

“早”的时候，魁德更怀疑地打量着他。

    “你知道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耕地要出卖吗?”勘

探人东扯西拉地谈论了一下天气后，这样问。

    “您是要用它来种庄稼吗?”魁德尖刻地问，一面对陌生
人锐利地瞥了一眼。陌生人从魁德的眼光里登时瞧出来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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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他女人知道得多。“我听说人家这会儿买它主要都是为了

它上边的矿产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扬扬自得，想瞧瞧人家对

他这句话作出什么样的反应。

    勘探人精明而诡诈地笑笑。“我明白了，”他说。“你是

认为它可以供采矿用吗?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把它当矿地卖，

你要多少钱呢?”

    魁德想了一会儿。远处树朴里，两只鸽子凄楚地咕咕叫

了一阵，一只八哥儿哑着嗓子嘎地叫了一声。接下去他才

回答。

    “眼下，我还不乐意卖。”他新近一直在想，要是自己留，

着地，在一个个买主的要求下把价钱逐步抬高，那他便可以

怎样，只是同时他又老感到烦恼，要是自己当真卖掉，那妻

子儿女很快便会知道，而且还会硬要来跟他平分利润。那些

想闯进世界去见识见识，离开家里人独个儿怎样新奇、自由

地去享享福的美梦，实际上正在折磨他。

    “那么，前面的那片地是谁的呢?”陌生人间。他已经知

道自己想花一点儿钱，或是不花什么钱就把地买下的那主意
还是放弃的好。不过魁德听到这句话可吃了一惊。因为说到

头，他很知道，邻近的地上也有不少矿产。

    “噢，让我想想看，”他带着不乐意和不在意的混杂情绪

急躁地回答。“那片地是马拉杜的，”他最后勉强地补上一

句。真个的，如果他不肯卖，这个陌生人或是哪个别人的确

可以去向其他的农民买。虽然如此，这一带随便哪一片地一

准都很值价，他的地也是如此。如果邓克·波尔特得了3000
块—

    “要是你不乐意卖，他也许乐意，”勘探人兴冲冲地说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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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。这个意见是平和沉静、几乎淡漠地表达出来的。

   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。在这阵沉默中，魁德镇定地倚在犁

柄上仔细盘算。万一错过这个等待了许久的机会，那倒很

糟。可是尽管他急切而贪婪，他却还没有一下就认输。阿诺

尔德说过，单是这种金属，这些石头，每磅就值两分钱，而

他心里可没法忘掉，这片地本身，除了这种金属以外的这片

地，总也得值点儿钱。怎么会不是这样呢?它上面多少也生

长些庄稼呀。

    “那我不知道，”他嘴强心怯地回答。“你可以去问问。

我没有听说他要卖。”他下定决心孤注一掷，哪怕随后得去

追着这个陌生人，央求他再商议商议，虽然他又希望不至于

非那样不可。还有些别的勘探人哩。

    “我还说不准我要不要这片地，”勘探人带着漫不经心的

神气迟缓地说下去，“不过倘使你乐意卖，我愿意对这片地

保留一个选择期。对这70嘟地保留60天的选择期，你要多

少钱呢?”
    衰老的农民一点儿不明白“选择期”是什么意思，可是

又打定主意死不承认。“你出多少?”他琢磨了半天不知该怎
么说后，终于这么问。

    “唔，先付200块，如果60天后咱们谈妥了，那时候再

付5000，你说怎样?”他出的是他估计魁德要是肯接受的
话，便会接受的最低的数目，因为就在那天，他在附近还听

说过几笔其他的交易。

    魁德不明白“选择期”是什么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。

5000块倒是他原来估计人家会出的价钱，可是60天是怎么
回事呢，他这是什么意思?如果他要这地方，为什么不了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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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买下— 用现钱— 像阿诺尔德说的，邓克·波尔特拿到

的那样?他狂热地瞅着陌生人，抚弄着犁柄，最后几乎茫无

目标地说道:“我觉得只要我乐意等下去，我随便哪天都可

以卖到7000块。离我这儿不远有个人卖了3000块，他比我

还少30瞰哩。先前这儿有人出过我60000 "

    “唔，我要是发现这片地没有问题，也可以给你6000, "
他说。

    “立刻付现钱吗7”魁德用脚踢了踢一块泥土，惊讶
地问。

    "60天里付清，”勘探人回答。

    “哦!”魁德郁闷地说。“我以为你今儿就要买下哩。”

    ‘峨，不，”另一个说。“我不是说了得有选择期吗。如

果咱们谈妥了，我60天或是不到60天就带着钱到你这儿

来。咱们再把这件事了结掉— 6000块现钱，除掉选择期
的定钱。当然，我并不是有义务非买不可— 只不过取得权

利，可以在60天内随便什么时候来买。要是在这时间我不
回来，我今儿付给你的钱就是你的啦，你明白了吗，你就可

以把这片地再卖给别人。”

    “哼甲”魁德哼了一声。他本来梦想着立刻拿到现钱，独

个儿溜走，可是这会儿偏说侍60天，这60天也许有结果，
也许没结果。

    “好吧，”勘探人、 他瞧出魁德还不满意，决计得使出
点儿手段来使这笔交易显得更吸引人点儿，“那么就算7000

块吧，我现在先付500块现浅给你，好吗?这办法怎样?60

天里付7000块;这会儿先了'J '00。你说怎样?”

    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只塞满了钞票的厚皮夹来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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